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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记者 哈 森

简 介

本文记者：《民族文
学》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
级少数民族文学多语种刊
物 （也是全世界唯一多语
种文学刊物），对推动少数
民族地区文化的繁荣有着

非凡的影响，在少数民族读者中有着无可替
代的地位。作为《民族文学》的主编，能否
为我们广西读者介绍 《民族文学》 的新讯
息？也听说您在进行关于创办《民族文学》
壮文版、彝文版的调研，这项工作进展如
何？我想，这也是广西的壮族群众翘首以盼
的一件事。

石一宁：《民族文学》汉文版创刊已经
有 33 年历史了。33 年来，本着凝聚少数民
族作家，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繁荣少
数民族文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宗旨，
为中国文学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作家，
翻译家。2009 年，创办了蒙古文、藏文、
维吾尔文版，2012 年又办了哈萨克文、朝
鲜文版，现在已发展成有6个文字版的文学
刊物。我们的民文版刊物，走进了民族地
区的农村、牧区、党政机关、学校、企事
业单位，藏文版甚至走进了 3750 多个藏传

佛教寺院，不仅拥有僧人读者，还拥有僧
人作者，丰富了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生
活。《民族文学》民文版不仅促进了少数民
族母语创作，鼓励了文学翻译，壮大了文
学翻译队伍，也成为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
一个窗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的一个渠道。《民族文学》汉文版专门刊发
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是纯粹的少数民族文
学刊物。而 《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文字
版，每期译载的作品除了选自 《民族文
学》 汉文版，还选自 《当代》《十月》《人
民文学》 等全国各地文学期刊，其中汉族
作家的作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此，实
质上是中国当代文学选刊。蒙古族、哈萨
克族和朝鲜族是跨境民族，《民族文学》蒙
古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又具有国际刊
物的性质，创刊后迅速辐射周边国家并产
生影响，也使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外事活动
变得频繁。蒙古国作家协会执行主席、诗
人孟和琪琪格女士来内蒙古访问时告诉我
们说，她在蒙古国能够读到 《民族文学》
蒙古文版，而且很喜欢。中国作家协会和
蒙古国作家协会合编，《民族文学》具体组
织翻译和编辑，专为中蒙建交 65 周年献礼

的《中蒙文学作品选集》一书将在今年8月
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办首发式。《民
族文学》 朝鲜文版创刊后，即引起韩国文
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朝鲜文版译载的铁凝
的《咳嗽天鹅》、叶梅的《玫瑰庄园的七个
夜晚》和益希单增的《向南还是向东》 3 篇
小说，被收入一年一度在韩国出版的 《亚
洲小说选》，铁凝该篇小说并获得大奖，叶
梅和益希单增的小说获优秀奖。2013年8月
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的 《民族文学》 朝鲜
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有 12 位韩国作家
出席。哈萨克斯坦的 《世界文学》 杂志从
2013年第3期开始每期转载《民族文学》哈
萨克文版的部分作品。2013年1月民族文学
杂志社在京举办的“迎新联谊会”，蒙古
国、哈萨克斯坦、朝鲜和韩国驻华大使馆
的文化参赞分别应邀出席。在信息和交通
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文学被空前迅速和广
泛地传播，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优秀作家
的作品通过翻译家的介绍，能够走出国门
被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读者阅读；各国、各
民族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对生命的杰出
思考和优美表达，能够为人类所共享并引
发共鸣。《民族文学》几个少数民族文字版

无疑也承载着这样的意义，因此它们是中
国当代文学可以充分利用的一个“走出
去”的途径。

说起《民族文学》壮文版、彝文版，目
前这两个民族的作家翻译家们的呼声很高，
中国作协相关领导也是支持的。如果这两个
文版能够创刊，对壮、彝两个民族的文学以
及文化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也
是对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地位的尊重。但这项
工作还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如要向新闻出
版部门申请刊号等等。毕竟还是在展望和规
划之中，不好说太多，只能说我们杂志社会
积极地推动这件事，尽力为壮族和彝族同胞
送去《民族文学》盛宴。

本文记者：您的这番话很实在。有了这
个目标和方向，也足以鼓舞广西的广大壮族
读者和作者了。我们共同期待《民组文学》
壮文版早日问世，为广西壮族群众送去精美
的精神食粮。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那个站在家乡的高眼山上，渴望南宁，
渴望远方的单薄少年，而今站在北京的后海
边，胸怀中国当代文学，胸怀少数民族文学
事业，浇灌着多民族文学五彩之花。

他是广西之子，壮族之子，石一宁。

北京的什刹海是一年四季都风景宜人的地方。什刹海
后海南沿大翔风胡同3号是一个散发着书香的幽静小院。
这里是《民族文学》杂志社办公的地点。石一宁先生2010
年10月调到这里任副主编，一晃四年过去了。而今，《民
族文学》主编的重任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肩头。

石一宁，1964年生于广西，壮族，1983年毕业于广州
中山大学中文系。著有文学研究专著《吴浊流：面对新语
境》、评论集 《走向文学新天地》、散文集 《薄暮时分》、

《湖神回来了》、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等。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编审。曾任《文艺报》副总编辑，现任《民族
文学》主编、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作
家学会副会长、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世界华文文学
联会理事。

我是《民族文学》的读者，也是《民族文学》培养出
来的作家、翻译家。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作为 《民族文
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合作单位，我也是联络协调相关工
作的工作人员。所以，跟石一宁先生的接触机会颇多。他
做事严谨、为人谦和，彰显着壮乡人的朴实厚道，让与之
相处过的人们对他肃然起敬。

前两天，我为《广西民族报》赋予我的使命，约请石
一宁先生一聊，想通过这篇小文，把这位在《民族文学》
6种文字版的文学天地里辛勤培育少数民族文学之花朵的
园丁，介绍给《广西民族报》的读者。

他是广西之子、壮乡之子 —— 石一宁。

在文学园地里培育着五彩的花

哈森 （以下称本文记
者）：石主编您好。感谢您在
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您从
家乡出来有多少年了？能否回
忆一下当时的家园以及难忘的

事？
石一宁：我是1979年考上大学（广州中山大

学） 离开家乡的，那时的家乡很落后。我父亲是
转业军人，在供销社工作。不幸的是在我 8 岁时
他去世了。母亲在家务农，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
人拉扯大，当时正值“文革”年代，生活多么艰
难是可想而知的。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家乡
有一座高眼山。山很高很美。人们说站到高眼山
上可以望见南宁。南宁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个神圣

的地方。终于有一天，我和一个小伙伴抵挡不住
内心眺望南宁的渴望，两个人偷偷去登山。爬到
山腰，就没路了。山坡又陡又滑，望着旁边深不
可测的山涧，听着不知什么地方发出的一高一低
的鸟叫声，心理发毛。不过，我们想看到南宁的
愿望太强烈了，我们最终还是气喘吁吁地走到了
高眼山顶平坦的草坪上。南面，除了山还是山。
我们并没有望到南宁。但是，关于南宁或者南宁
所代表的远方的向往，在一个少年的心里，更加
根深蒂固了。

1983 年大学毕业，当时国家包分配，学生没
有个别要求的情况下，一般都分到北京和广州。
我当时很向往北方，感觉北方的一切都很神奇，
就到了北京。最初分配在国家农业部做人事工作。

本文记者：您是当代中国文坛知名的作家、
评论家，能否给我们讲一讲您的创作历程？

石一宁：说写作，大学时就开始了。1985年
散文诗发表在 《人民日报》 海外版，《人民日
报》大地副刊上也发表了几篇。1986 年，《文艺
报》 扩版招人，我通过朋友的介绍调入 《文艺

报》 工作。自 1986 年到 2010 年调 《民族文学》 止，我在 《文艺
报》各个部门都工作过。副刊，新闻，艺术评论部，总编室，评
论中心……我以前的创作，形式比较多，诗歌、小说、散文都
写，但 《文艺报》 是一份以评论为主的报纸，到报社工作之后，
工作需要使然，就写评论为主了。写评论，虽然不是我的初衷，
但进入角色之后我也是满腔热情的。所评的都是现当代作家，我
觉得无论熟悉与否，评论写作者都应尊重精神劳动的同时保持正
义感，慎用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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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籍民族名家访谈之六


